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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诗的国度——这是一句老生常谈。古诗是每
个中国人的文学启蒙，对诗的爱与憧憬是我们融入血脉
的文化基因。走过了古典诗词曲赋的辉煌成就，走过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诗的复兴，今天，中国诗人如何表达
心底涌动的诗情？如何用诗歌书写中国故事和当下经
验？5月22日，鲁院论坛以第二十二届高研班4位各具
特色的诗人学员的作品为对象，研讨当代诗歌创作中如
何处理中国古诗传统与西方文化资源的问题，如何突破
限定性、模式化、庸常感的表达，如何确定诗人身份、选择
诗歌抒情主体、扩大诗歌审视视角，如何看待诗歌的抒情
性与哲理性两种特质等一系列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与实
践话题。参加本次研讨会的有李一鸣、郭艳和鲁院教学
部各位教师以及“鲁22”的作家学员们。此外，还特邀青
年诗人、诗评家臧棣、敬文东、霍俊明点评学员作品，畅谈
与诗歌有关的各种话题。与往期鲁院高研班诗歌研讨会
相似，每位发言者都不忘向诗歌致敬。风霜雪雨，月夕花
朝，在这里，诗歌并不寂寞。

——主持人 李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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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品格与批评责任
□李一鸣

学员简介
南鸥，曾出版诗集《火浴》《春天的裂缝》，长篇报告文

学《阻击黑暗》（合著），长篇小说《服从心灵》《独山传奇》，
诗学文集《倾斜的屋宇》，诗学随笔《诗学梦语》；曾获第二
届“贵州乌江文学奖”、“2013年度国际最佳诗人奖”。

邓朝晖，曾出版个人诗集《空杯子》，先后有 40首诗
歌入选《中国星星五十年诗选》等年度选本。

翟营文，1988 年以来在各文学刊物上发表诗歌 600
余首。曾出版诗集《背靠亲人和万物》。

胡茗茗，曾出版诗集《诗瑜伽》《胡茗茗短诗选》《诗地
道》，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河北省第十一届“文艺振
兴奖”、台湾第四届叶红女性诗歌奖首奖、中国作家出版
集团“诗歌奖”、《人民文学》诗歌征文奖。

敬文东 读湖南诗人邓朝晖的《五水图》组
诗，让我想起了两个读音很接近的词：

消逝与消失。仔细琢磨这两个词会发现：“消逝”是时间概念，
“消失”是空间概念。“消逝”意味着逝去的东西一去不回返，意
味着事物的一次性；“消失”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在另一个被
忘记的空间里，再一次见到弃我们而去的东西。所以，消逝让
我们惆怅，让我们感受到事物中温婉、脆弱的那一面，它让我
们叹息，因为消逝本身就是轻柔的，像云烟；而消失在令我们
绝望时，还倔犟地心生希望。《五水图》里顽强的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特征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邓朝晖试图上接古典汉诗
的努力，也就是对消逝主题的咏叹与呈现。古典汉诗要表达
的，是命运维度上的“万古愁”——这是张枣的发现；但如果再
加上万古愁是用叹息的语调表达出来的，可能更加完备。《五
水图》是对万古愁和叹息的追逐，尤其是对叹息的追逐。作为
对世界、生活或现实所持的某种态度，叹息是轻婉的，是怜惜
的，是善解人意的，它几乎不表达冲突，或者，它天然有能力化
解冲突。叹息认识到了万古愁的存在，也认识到消逝的不可避
免性，但它理解了这一切、包容了这一切，这造成了诗歌中圆
润和哀而不怨的素质。

南鸥的作品可以用他自己的一行诗来概括：“黑夜藏着我
的舞台。”（《所有的汉字，都是我的满朝文武》）他的诗歌和邓
朝晖的《五水图》刚好形成了强烈的对照。看起来，南鸥是一个
比较极端的诗人，有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的风范。和“黑夜藏
着我的舞台”相匹配的，是关键词“伤口”。这个词出现在他提
交的多个作品里，一次次地得到了强化。可能是为了加强视觉
效应，或者，是为了强调情绪上的激昂，南鸥喜欢将“伤口”与

“桃花”、“春天”等暖色调的意象并置在一起。这应该是上世纪
80年代汉语诗歌中比较常见的技法。从这个角度说，南鸥很可
能是对“伟大的80年代”怀有强烈情感的诗人。《与凯尔泰斯的
虚幻之旅》是一首令人欣喜的诗篇。它表明，南鸥能够处理更
复杂、更内在的主题，并不是只停留在80年代那种情绪的宣泄
上，也许《与凯尔泰斯的虚幻之旅》可以成为南鸥诗歌写作历
程中新的生长点。

胡茗茗的三组诗差不多是三种风格，这体现了诗人驾驭
风格的能力。我们应该更在乎风格的变化，而不是风格的稳定
性和延续性。她的长诗《地道》深受聂鲁达《马楚·比楚》的影
响。《地道》将历史、文化、民俗、思想、对人性的考察等等融于
一炉，充分体现了胡茗茗驾驭素材的能力，但形式上的翻新也
并非不足为训。比如，对地道战纪念馆中的档案的使用，每一
节中人称的转化都与档案相连，细节和氛围的转换也跟档案
相连，很自然地给了读者以明晰的暗示。长诗和组诗不一样，
长诗强调的是结构的完整性和有机性，《地道》能够成为一首
地地道道的长诗，排除其他方面的原因，节与节之间人称的转
换、氛围的自然转换，至关重要。《地道》再一次证明了一个令
人服膺的诗学原理：伟大的诗篇都是不纯的，是泥沙俱下的。
伟大的作品是大山，无机物、有机物、毛石、草木、鸟兽虽然杂
处，却各从其类，各就各位，既无法更改位置，也无法相互替

代，何况它们还体现的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主旨。我无意
说《地道》已经是伟大的作品，而是说，胡茗茗对伟大作品的样
态、模样与腰身，有自己很确定、很确切的理解，这本身已经很
能说明问题了。

霍俊明 如果说我几年前读完邓朝晖的诗
集《空杯子》之后提出一些期许的话，

按照我的阅读习惯，我希望她的诗歌能够提供更多的精神可
能性与语言向度。有着多年写作经验的人其写作又往往会导
向写作的惯性状态，这是诗人应该尽量避免的。而读完邓朝晖
近期组诗《湘西记》《五水图》之后，我强烈地感受到她的诗歌
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和转换。换言之，一个写作者具有了越来越
清晰的面貌。无论是来自于生命自身的转捩还是来自于写作
自身的成长，《五水图》就是这种转换过程中的一个突出性的

见证。多年来邓朝晖的诗歌一直在处理地方性空间，包括族
群、村庄、河流、身体，还有记忆和“乡愁”——爱情和生命的双
重乡愁。“乡愁”是这个城市化时代的诗人所不能避免的，甚至
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精神和写作的“痼疾”。或者确切地说这是
当代人写作的一种宿命。空杯子，是无用和流逝，也是等待和
希望重新被填满。在邓朝晖这里我相信某种程度上诗歌就是
挽歌。

邓朝晖的诗歌空间值得注意，她处理最多的是日常性的
生活空间和精神性的边地空间。她给我们呈现的边地空间具
有了某种陌生化和历史遗留的尴尬性。不断的出游使得她的
诗歌和精神在另外一个特殊的空间获得舒展和拉伸。在这一
空间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女性的精神漫游。就邓朝晖的这些
边地空间写作，我想追问的是没有地方差异的时代该如何抒
写地方性？山水式微、地方性衰败的无远方的时代该如何写作
远方？“我在新历的第一天抵达你旧时的楼阁”，在新旧的历史
节点上诗人必然是与身边的事物发生龃龉、摩擦甚至冲撞的。
邓朝晖近期的诗作呈现了行走诗学的可能性。超越当下和重
返过去都是虚妄的。在山路、水路、码头、渡船、公交车这些空
间，这个女性一直在寻找。邓朝晖诗歌中也存在着大量的植物
意象，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植物常作为女性的呼吸器官。

由翟营文的诗歌我首先追问的则是什么是有难度的诗
歌？在火热而难解的中国故事和当下经验中，诗歌和小说的境
遇同样是尴尬的。对当下和现实发声已经成为写作的潮流，但
是精神难度和写作难度的丧失导致的结果却是粮食并没有转
化为酒。这正在成为自媒体时代和城市化时代的诗人命运。写
作多年的诗人要注意写作的梯度和区别度，一首诗与另外一
首诗有没有区别？还是说100首诗实际上是同一首诗？

翟营文的诗歌在句式上喜欢使用排比和对应的方式，对
称性并举结构增强了抒情性的强度和复沓。有些惯用语的使
用有时不仅不能增强诗歌的意义指涉，而且会因为其意义的
约定俗成导致词语的失效，而带有了散文化。翟营文的抒情短
诗很干净，这使得其在拒绝声音和音调的诗越来越僭越了耳
感和抒情性的写作潮流中具有了弥足珍贵的特征。这也是需
要我们思考的，为什么海子的短诗仍然是受众最广、认可最深
的？就翟营文的近作而言，其诗歌的时间性背景多在黄昏、黑
夜时展开和进行。雪在其诗歌中一场场降临。这正印证了诗人
自己所说的——越是安静的越有着掌控命运的能力。其抒情
主体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显豁而直接。值得注意的是翟营文
的诗歌题目都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和哲理性。就其特殊的职业
而言，诗歌发挥了非常强大的精神性作用。翟营文的诗作具有
清除性，清净去垢的基调。他的诗歌在精神向度上已经具有了
一定的方向感，但是也因此形成了集中而单一的维度，其诗歌
的容留精神和张力就会略显弱化。有些事物的强大力量是干
净、纯净、美好和高蹈的事物所不可能比肩和颉颃的。由此说，
诗人尤其是当代中国诗人应该具有处理杂质的力量，具有处
理“不洁”事物的能力。

流苏 邓朝晖的《空杯子》有着朴素的气息，语
言清新婉约纯净，节奏舒缓悠扬，以女性特

有的细腻笔触，呈现出诗人个体生命的体验、社会生活的感
悟、对心灵隐秘的探询，以及与自然万物的交流。从中，你可以
读到一个女人的小喜悦与小忧伤、小快乐和小甜蜜，它的味道
是淡淡的、芳香的，认知的层次和语言的张力等方面相对浅
窄，句式也比较单一。及至读到《五水图》（组诗），我惊讶于她
诗歌风格、语言功力和技艺的变化，从风格、功力和技艺这三
个角度而言，这26首诗有了质的变化。组诗相当结实整饬，既
可以看出结构布局的精巧、条理脉络的清晰，也可以感觉出用
笔时的力道，时而阴柔，时而尖利，时而凶狠。这种力道，与邓
朝晖诗作先前留给我的清新朴素、婉约纯净的印象大相径庭。

诗歌分两种，有些诗适合写在纸上用眼睛看，有些诗适合
读出声来用耳朵听。胡茗茗的许多诗篇就非常适合朗诵，而读
的时候，比看的时候给人的冲击力更强。我感觉胡茗茗在写法
上有些偏老，她特别讲究遣词造句，有些地方过于刻意，有些
地方用笔太重、情感过浓，反而导致诗歌的意境不足和意象缺
乏。建议不妨读一些中国民间诗歌，很多民间诗作鲜活有趣，
一些先锋的实验的东西也特别有意思。另外胡茗茗的自我意

识和女性意识较浓，她诗里浸润着强烈的自我，这种自我太过
强盛，会变成一种禁锢，不知不觉间削弱她对世界、自然、社
会、人们、历史、现实和自我之外的各种事物的关注和探询。从
她博客里看到简明写的一篇评论《自我情感的挥霍者》，这恰
恰是我对她诗歌的一种感觉，她如同挥霍似的捧出胸中浓郁
热烈的情感，大有一掷千金之态。但写作不能仅仅依靠情感，
试想我们能有多少情感可以挥霍呢？

南鸥的日常言行举止中，让人感受最深刻的是他强烈的
仪式感。南鸥诗作中同样有这种感觉，仪式感过浓，戏剧成分
过浓，容易给人装腔作势之感。但我知道，南鸥的仪式感绝不
是装腔作势，而是他血液里天生就有那样的戏剧因子。我读他
诗中写桃花、写春天、写英雄等，意象的出场都带有某种仪式，
似有鼓乐之声，似有仪仗之礼，这种强加给事物的主观意念，
导致诗作本身显得不够自然。

好诗没有惟一的标准。但最起码，考量一首诗是否好诗，
要看它是否具备审美价值和文学价值，而不仅仅是词语的堆
砌和情感的宣泄。一首好诗，要经得起时间的验证和众人的阅
读，更要经得起一个人的反复阅读，真正的好诗是那些耐读的
诗。我非常欣赏特朗斯特罗姆对诗歌的态度，他说过一句话：

“做一个诗歌的禁欲主义者”。诗歌从来不是以多取胜，真正重
要的是写出好作品。越是浮躁的时代，作家和诗人越要有这种
写得少而精的勇气，这需要耐得住寂寞，看得淡名利。

李子胜 好的诗歌，应该是善于把浓烈的
复杂的情感用富有创造力的简洁形象

生动的文字书写出来。诗歌表达诗人对世界的丰富的主观感
受，他们善于借助个性化的意象，传递我们可以接受的情绪。

读南鸥的诗，我好像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悲愤英雄在无
助地嘶喊，在捶胸顿足，在泪水倾盆。南欧的诗，意象选择是宏
大的，神，魔鬼，太阳，鹰……他也像飘浮在空中的一个英雄的
孤魂，在俯瞰人类书写的荒唐历史。他是诗歌中的豪放派，他
想做诗歌中的王者。解剖、洞察、拯救，是南鸥诗歌里弥漫的情
绪，这些情绪，让我心里沉重不安。我觉得，南鸥的诗如果能避
免用力过猛也许更好。读翟营文的诗歌，我的体会是，他总能
在生活细微处发现美。他的职业是警察，却有着诗人的柔肠百
结，有着对生命、对自我存在的质疑和思索、拷问。我给翟营文
的建议是，就像我们极目远眺，看到了更纵深更宽广的风景，
完全可以看得更加辽远。读邓朝晖的诗，惊讶于她的诗歌选
材。她的诗，是神秘的湖南的风情画，《梯玛神歌》《上炉》《到浮
石烟》《去往日巴拉》，都提现了她选材的广阔独特。她的诗歌，
在挖掘民俗历史，翻新出现世之美，是可以嗅到清晰的人间烟
火的。她是一位行走中的诗人，她的行走偏于个性，但也要提
防技术圆熟与圆滑。胡茗茗的诗歌，给我的感觉是才气、天真
和透明。她的眼中，到处都是美的事物，她爱这个世界，爱与
真，是她诗歌的主题。她的诗轻快、轻盈，摇曳多姿，她在诗歌
中曼妙起舞。她的诗富有画面感、音乐性。也应看到，她的诗
歌，女性以及非女性先验性不够。疼，但还未到极致，有些时
候，她三缄其口，欲说还休。

西叶 胡茗茗无疑是一个有天分的诗人，读她
的作品，能体会到她在恣意汪洋的文本中获

得的无限自由。她的写作是自发性的，或者是本能的，很放松
很从容，语言在她的作品中被她擦得明亮、鲜活，富有女性天
生的磁性和魅力。她的单个作品有时会因为这种自发性的写
作而失去节制，成了一种宣泄和即兴发挥。这种写作会导致有
句无篇的倾向，不过好在她大篇幅的组诗，相互补充，形成了
语言的合力，从而避免了这个问题。读南鸥的作品，我惊讶于
他在20多年前就已经写得那么好了。同样，我也感慨于他一以
贯之的写作，和他始终坚持的探索的精神。他的作品，虽然跨
度很大，但并没有感觉到风格的明显变化。邓朝晖的作品和南
鸥的很像，区别在于邓朝晖的诗作更细腻一些，他们的作品都
有一些很好的出发点，但在作品的行文过程中这个点往往被
模糊掉，或者可以说是遗忘了初衷。

陈桂芝 在我固有的文化意识里，诗歌就
是感化人的神圣的经文，是可以唤醒

世间的真和善的。所以，我一直怀着对诗歌的虔诚和顶礼膜
拜。我是一个诗歌的信徒。邓朝晖的诗歌灵性而妖冶，用现代
都市人的心情去阅读，充满南方人文山水的穿越，各种回忆和
淡淡的感伤重叠，读着颇有点，深夜误入峡谷村寨，受了蛊惑，
被一个看不见的手牵着往大自然的迷宫行走，朝着人性的迷
宫里行走的感觉。翟营文不愧是警察出身，警察对事物的感受
习惯，赋予他诗歌的意味充满推理。首先诗歌的题目就有着自
我生活烙印，比如《一定有人了解更多》《我嗅出了某种气息》。
他首先喜欢那些猜测的句子，肯定性的喜怒哀乐。

现代人都有生错了时代的错位感，这令人感伤的东西，可
能就是当下文学写作的困境。个人觉得文学的主题不应该是
生命的魔咒，不应该是让人深陷其中的咒语，不是让人精神解
脱不了的枷锁。文学的主题应该是黑暗天空中的一轮明月，诗
歌应该是上弦月那炫目的尖尖一角。

刘能英 单从南鸥这些诗句而言，诗歌技
艺娴熟，但是都是有我之境，我觉得，

诗歌最高的境界是无我之境。“诗歌是一生的艳遇，我是诗歌
的仆人”。这是他曾经说过的，这同我的观点有些不同，我认为
诗歌是信仰，是流淌在体内的血液，是遥远星辰的神。我觉得
他的诗歌，精神深度够了，但是其间的宽仁和爱不够，一个诗
人的胸怀，决定着一个诗人所能企及的高度。

邓朝晖的诗歌笔法细腻、情感丰富，然而核心多是儿女情
长。我觉得讴歌爱情没错，很多爱情诗能流传古今中外，都是
因为它有无穷的生命力，但是爱情的诗歌如果能够稍稍深化
一下，就会更上一层楼。这就是旧体诗写作中要求的，诗歌的
最后结局，要尽可能地跳高跳远，要跳出诗歌本身。

赵卡 诗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认为很简
单，当下的诗歌缺乏超级符号，就是缺乏具

有视觉效果的词语，借用一个媒介传播学上的词语——定位
专家艾里斯发明的“视觉锤”。今天我们集体研读四位诗人的
诗，我只有一个问题，他们诗中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我换
个问法，他们的诗中缺了什么东西？推而广之，就是整个当下
的中国诗歌中什么东西被褫夺了？我认为是具有符号性质的
词语——“视觉锤”。李亚伟的“中文系”，欧阳江河的“玻璃工
厂”，海子的“德令哈”，臧棣的“丛书”、“协会”都是他们诗歌
中的超级符号，携带了超级符号的文本就是超级文本。正如臧
棣所说：“就写作本身而言，一个句子的直觉始终比诗的直觉
更关键。”

九荒 南鸥的诗读来常会给人留下气势磅礴
的印象，多数以快节奏的诗意跳跃来扩大诗

歌文本的艺术感染力，并不断地把一个个意向转变成大气十
足的喜悦或哀伤。在这样气势磅礴的叙写中，诗人总会把一种
悲悯的情怀、高尚的人格魅力、深度的思考，连同一些生活的
琐碎以及人间的冷暖，上升到一种生存哲学的高度，并用一种
深邃厚重的方式表现出来。他追求的是诗歌的自由，表现的是
生命最珍贵的部分，抵达的是一种真正意义的释然。

翟营文的诗歌涉及的领域比较多，取材范围也比较广，从
黄昏到人，从河山到春天，从气息到铁，从方寸的花草到绵长
的情感……这些点滴的碎片或零星的心灵感悟，都成了他的诗
歌元素。经过他的精心组合或合理碰撞，竟然组成了一首首风
格迥异的作品。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诗人的可爱之处，也看到了
诗人对生活的无限热爱，这种热爱也许幸福，也许感伤，而幸福
和感伤之中，我们体验到了文字的美妙和诗意的清爽。

高专 南鸥的诗歌有气势、才情，激情澎湃。想
象力上下纵横，语言具有变形能力，意象组

合新颖，诗歌中有许多令人惊叹的句子。诗人与天地万物的关
系应该是平等对话的关系，但是由于诗人总是像老鹰一样俯
瞰万物因而常常彰显出高高在上的姿势，致使他的诗歌开口
太大，概念化的词语不少，我们没有感受到生活的局部、细部
折射出的诗意的光芒，诗歌中营造通向读者的路径比较单一，
因此在诗义的多义性、模糊性上还可以再做一些探讨。另外，
太肆意挥洒才情应该避讳，最好的表达是恰到好处。在他娴熟
表达的惯性中是否可以踩一脚刹车，尝试另一种或另几种表
达形式，以拓宽诗歌的表达道路。

翟营文多年的诗歌成就值得肯定。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
之处，诗歌表达缺乏立体感，层次不分明，总是留连于一个平
面，缺乏穿透层层事物直指内心的力量。寓意不够丰富，写一
首诗歌就像栽一棵树，而读者希望在树上采到的却不仅仅是
苹果，还要采到桑葚、桃子、梨子等等。我认为只有对要表达的
事物感受积累沉淀到一定时候方可以动笔，这需要足够的耐
心和甘于寂寞的心态，匆匆忙忙成诗，打磨、加工不够，表达就
不到位，诗歌色彩味道就显得单一平淡。

杨永康 多年来我一直与诗歌保持着一种
秘密的敬意与联系，从早期的英美诗

人到近年的特朗斯特罗姆、米沃什、辛波斯卡、卡佛。诗歌经验
可以说是文学最基本的经验。诗歌有一个必须要抵达的地
方，就是抵达那个写诗的人，再通过那个写诗的人抵达人。
这一点应该是明确的。诗人们一定要充分传达出这种抵达
感。胡茗茗是一位能准确完成复杂表达的诗人。翟营文是一
位非常善于切开虚空、经营虚空的诗人，他的诗一般都从虚
空中生发、切开。邓朝晖是一位“客观”书写者，她的悲喜总是
潜藏在事物的后面。可以这么说，我们先看到的是事物的悲
喜，然后是诗人的悲喜，这有利于形成冷峻硬朗的诗风。很多
情况下南鸥更像一位典型的老派百老汇抒情歌手。百老汇的
风情、陈腐他都具备。

金玉洁 翟营文的诗用虚和实的结合追求
了意境美。如“水流中有十万里的闲

愁，/日子走着走着就没膝深了”这一诗句具有生动，独特的魅
力。情中有景，景中有境。可以说这些语言的多义性和立体性
提高了诗的品质。又如“鸟鸣洗净蓝天/我相信草木的力量”，
这一句既明了又准确，因而很自然地流入读者心中。“敞开胸
怀接纳万物/一些词汇在头脑中变绿/友善、关爱、无私这些词
汇像春江里的鸭群/最先啄破晦暗”。这一诗句诗意深刻，生命
意识深度隐藏在形象化的语言之中，其象征性很高。

胡茗茗的诗表现出深奥的生命意识，且具有高度的语言
质感。如“上帝是不掷骰子的/你的一生我只借走这十二夜/
之后,低头，笔走风沙/我死去,你流芳百年”。这一句在生动的
语言背后隐藏着深远意境。然而胡茗茗的有些诗作在虚与实、
明与暗的处理方面隐藏过多，这可能容易造成与读者的沟通
障碍。

两位诗人的诗有深度, 具有立体化的语言表现力，但缺
乏中国诗歌固有的韵律感以及音乐美。如果保留中国传统诗
歌的许多优点，适当学习西方诗歌技巧，那该更好一些，我希
望两位诗人能够回头看一眼传统的、保守的东西。看一些不可
忽视的东西，那也许是诗歌最重要的根。

背对古典与面向西方背对古典与面向西方
的当代新诗写作的当代新诗写作

我们置身其间的学员作品研讨，无疑当属批评文艺学范
畴，即以文学鉴赏为基础，以文学理论为指导，对文学作品及
与之相关的文学现象进行科学阐释，恰如诗人普希金所言，

“批评是充分理解并阐释文艺作品的力量与不足的审美科
学”。从文学价值实现意义上，文学批评又接近于文学作品与
文学接受的中间路径，匈牙利文论家阿诺德·豪泽尔就坚称，

“没有中介者，纯粹独立的艺术消费几乎是不可能的。”道尽
批评的功能与意义。

我们理应推崇何种批评思维？至少要有三个向度：纵向
上深远的文学史视野，横向上深入的同代比较眼光，心向上
深切的体察与解读。惟有如此，方可将作品在历史的承续性
与整体性中加以析解，发现作品发生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存
在的弊端或价值、凝滞或超越；方能在比较鉴别中，找寻同种

背景下作品的不同与不凡、流俗与不俗；也才能透过作者的
精神碎片，探询作品背后隐蔽的含义，努力接近作品真相，捕
捉作品最灵魂的特质。这是一个精神高度参与的批评者，于
当今文学语境下所应呈现的表达意愿与批评立场。

那么，批评者又应秉持何种风格态度？批评者不仅是作品
的接受者，对作品要有足够的审美体认，并由此拓展到对整个
世界的审美体验，而且批评者与作者应是平等对话的关系。

德国理论家伽达默尔认为，“艺术存在于读者与文体的
对话之中”，它“并不属于我的‘领域’而是属于‘我们’的领
域”。批评作为深刻完整的文学活动，不止是批评者与作者作
品对话，也是与读者对话，更是意味深长地与世界对话。批评
者与被批评者本是“我们”的共同体，因而，批评者理应做到
既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又不仰人鼻息、五体投地，而是抱

持公正、客观、冷静、善意，是其是，非其非，不庸俗奉承，不恶
意贬斥。真正意义的批评，势必源自批评者精神向度的阔达
与高远、审美维度形而上的自由与练达，并以此为结构，以广
袤的视域，理性而有序地完成对作品的深度解构，创造出独
属个性的批评品格，从而抵达既推动文学创造又推进文学传
播与接收的批评使命。正如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林达·哈奇所
标举的“超越一切已经固定或正在固定的解释，呈现一种永
远开放永远变化的理论结构”。

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之一，乃是帮助作者完成对作品
的深入理解、方位确定和有效校正。每位作者亦应树立正
确态度，面对批评，认真倾听，既有坚守力，又有吸纳
力，既不全盘吸收，又不一尽排斥，尽凭研讨批评之风，
助推创作启航远行。


